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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2》》导演郭帆导演郭帆：：
中国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

要植根于中国文化要植根于中国文化

记者：近年来中国科
技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这些发展成就对您的创作
有哪些影响和启示？

郭帆：我觉得它已经

不是对创作的简单启示

了，而是为中国科幻片提

供了能够成立的基石。简

单地讲，观众在观影过程

中需要达成与创作者之间

的契约，比如动作片、战争

片、武侠片或者喜剧片，都

很容易达成这个契约。科

幻片其实还没有完全和观

众达成契约，唯一的现实

支点真的就是跟我们的航

天航空发展水平有关。我

们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中

国的航天员出舱、中国的

玉兔登月、中国造的天宫

等真实的情况，所以当我

们在电影中再拍到这些科

技成果的时候，观众不会

觉得意外，他们会相信这

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而如

果我们把它推回至几十年

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哪

怕我们创作出的是一模一

样的电影，观众依然会产

生疑问，就是“我们可以

吗”？只有我们的科技发

展到这样的水平了，我们

的科幻电影才可以成立。

记者：这次跟李雪健、
吴京和刘德华合作，分别
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

郭帆：李雪健老师给

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非常

敬业。他的敬业是来自于

他对表演事业的热爱和信

念感。他在影片中非常难

的就是要表演信念，这一

部分在影片里其实是代表

了国家的力量，李老师的

表演把这种信念真正地摆

在了你面前。

吴京是我的老搭档，

观众都知道他对动作戏是

非常熟练的，甚至是一种

本能。但是我们这次的难

点在于要挑战这种本能，

要表现出一种不太会打的

状态。片中这个角色是一

个接受过简单训练的普通

人，所以呈现的这些动作

是偏向普通人的动作状

态的。这项表演工作对

一个学过功夫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难的，在这方面

我们经历了较长一段时

间的磨合。

刘德华先生在片中的

身份首先是一个父亲，其

次才是他的职业背景，他

是一个研究员。关于研究

员这一部分，我们想了一

些招数来让这个角色更有

意思，包括他在片中戴的

高度近视眼镜，真正的道

具有 1000多度。这会打

破演员表演时的安全感，

因为他真的看不见对面坐

的是谁，在操作东西的时

候真的会有一种“摸”的感

觉。刘德华先生会非常快

地去适应这种表演方式，

这次表演可能挖掘到了他

的新特质。

记者：《流浪地球》上
映时曾被称为一部中国式
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2》是否实现了这种精神
内核的传承和延续？

郭帆：在第一集里边，

刘慈欣老师的原著小说已

经给了我们带着地球去流

浪的呈现方式，其实它本

身包含的就是中国文化，

表现了中国人对家人和故

土的眷恋。在很多西方或

者海外的科幻片中，我们

会发现，当出现类似灾变

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的

是抛弃地球、远离地球。

而《流浪地球》中，正是因

为对家园、故土的留恋，所

以人物在面对危机时，不是

坐上飞船逃离地球，而是选

择和地球一起‘流浪’。在

创作过程中，我们更加注重

挖掘人物内心世界，表达他

们对于家庭的重视、对亲

人的思念。而我们采取这

种表现方式，就是一定要

让中国科幻电影植根于中

国文化，再结合我们今天

的技术去完成中国式的表

述，这才是属于中国人自

己的科幻电影。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

2019年春节上映的《流浪地球》给中国电影观众带

来了非凡的震撼，作家刘慈欣评价，“从《流浪地球》

开始，中国科幻电影正式启航了。”睽违4年，导演郭帆带着

《流浪地球2》重回兔年春节档，这一次，他为观众展现了一

个更为宏阔的世界观，也呈现出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更高

标准，而他更希望通过电影表达的是中国科幻电影中饱含

着的中国文化。

记者：《流浪地球2》是上一部的前传，这
一次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创作？

郭帆：《流浪地球2》可以更详细地讲述从

近未来到地球流浪前社会和环境发生的变

化，人类采取了哪些技术应对灾难。对于前

作中已经出现的人物角色，《流浪地球2》也可

以更加清晰刻画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成长历

程。这些对于观众更好理解故事都将起到积

极作用。

我们这次选择往前回溯去写这个故事，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集的开篇就已经开始

启动流浪地球计划了，它并没有讲述太多为

什么要去流浪。我觉得往前回溯是一个非常

好的拓展世界观的方式，这样进行创作的话

可以清晰地讲到我们是如何从进入未来到开

始流浪的，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身边都有

什么变化。

第二点其实是想对吴京表示感谢。因为

吴京在《流浪地球》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无私

的帮助，我们希望第二集的时候他也会出现，

但是我们又不想写他复活了之类的东西，所

以我们会让他比较好地回溯到从前。

记者：在回溯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一些
技术上的挑战？

郭帆：这部影片里还展现了一个20岁左

右的吴京，展现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从技术

上来讲，一个人的年轻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真正最难的其实是做一个真

人，它比做那些天崩地裂的大场景要难很多。

我们的眼睛和很多微表情都可以传递信

息，如果有一点失真就很容易被观众捕捉到，

因此我们采用了一些生物类的制作技术。比

如说其实还是吴京在表演，但是在技术上我

们又同时扫描了他，然后让人工智能去学习

他过去所有的作品，学习他的表情，进而在这

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基础模型，包括他的骨骼、

他的肌肉、他的皮肤、他的毛发等等。建立完

这些之后，我们再将人工智能学习的内容和

他自己的表演合成在一起，形成银幕上呈现

的形象。

记者：从《流浪地球》到《流浪地球2》，您觉得在创
作上有哪些进步？

郭帆：心态上的改变可能是面对拍摄这一类工业

化影片的时候比之前更有底气了。当然在拍摄第二

集的时候依然会犯一些错，还有很多方法需要不断地

去摸索，但是进步还是可见的。

比如说我们在做第一集的时候，很难想象如何去

完成一个宇航服的制作，以及一些精密的特殊道具的

制作，我们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我们就跑到很多国

外的团队去学习，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这次我觉得比较自豪的是，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

式，运用各种新的技术组合来辅助电影的拍摄。比如

说我们现场会有3D打印，会有数字车床等等。我们转

换了一个制作这些东西的思路，它更像是一个把原有

道具变成产品化的逻辑。这样的话我们的道具全部

都是数字建模的，可以批量生产，效率会非常高。所

以我们这一次找到了一个路径，很快地生产出了20

套左右的宇航服，以及电影要用到的多种不同的道

具，而这个路径其实是跟我们国家的生产技术不断

更新息息相关的。这些技术都不是为了电影而发明

的，比如3D打印不是，激光雕刻也不是，但是当我们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放在电影中，有一些创新性的组

合的时候，它们就会发挥作用，让我们的生产力提升，

效率提高。

记者：有人说《流浪地球2》再度提高了中国电影
工业化的标准，您认为这次在电影工业方面有哪些创
新和进步？

郭帆：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去尝试

做生物的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一集里尝试了很多关

于破裂、破损的技术，观众直观地去看就是天崩地

裂。这一次我们涉及到的是生物，在技术上拼完这个

特效版图之后，其实我们关于特效类的制作基本上就

已经全部涵盖了。在这之后，我们真正要看的指标不

再是我们的单一镜头做得多么精美，而是说我们是否

有能力、有管理流程地去完成几千个镜头的制作和管

理，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之上，其实

这个是最难的。

我举个例子。我们做单一镜头的时候，只要有足

够的时间，哪怕一个人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完美。但是

如果我们要讲工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的话，就必须

要有可控的流程把控、可控的版本迭代、可控的人员

管理才可以完成，把生产一个精准镜头的能力变成生

产1000个的能力。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

是我们再一次升级和迭代了这个流程。

20岁左右的吴京
用人工智能实现A

拍摄工业化影片
比之前更有底气B

中国科技发展
是科幻电影的基石C

《流浪地球2》中亮相的无人机。


